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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业主很多权益都被物业公司侵占了。”北
京市二环内某小区业主陈小倩最近发现，小区电梯
间的镜框广告大概一个月就会换不同的内容，还有
小区的地上停车位是收费的，这些都属于业主公摊
面积收益，却从没见物业公司公示过。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
网、搜狐新闻社区，对2797人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
79.6％的人说“小区物业收支情况从未公示”是目前
物业的最大问题。

不能选择物业公司
业主一开始就处于弱势地位

北京市朝庭公寓业主刘军（化名），去年靠父母
赞助和银行贷款好不容易买了房子，但是没想到一
入住问题就接二连三，“宽带是物业指定的，收费贵
速度慢；电卡也不是市政统一的，交电费只能去物
业公司，而且下午 5点半后就不能交了。夏天电用
得快，有两回晚上突然停电，我澡都洗不了。”

物业还存在哪些问题？调查中，68.8％的人表
示“保安不负责，外来人员随意进出”，53.5％的人选
择“卫生清洁不及时”。接下来还包括：交了维修金
没 得 到 应 有 维 护（51.3％），小 区 绿 化 不 达 标
（50.4％），顶楼露台、地下室等公摊面积被出租、出
售（41.2％），擅自收取装修保证金（37.9％）等。

“现在，业主和物业公司的关系就像包办婚姻
一样，幸福的是少数，离婚的、打架的、吵一辈子的
很多。”北京汇佳律师事务所邱宝昌律师说，这是因
为业主没有选择物业公司的权利，一般物业公司都
由开发商指定。物业公司怎么收费，收多少也是开
发商和物业公司定的，没有讨价还价的可能。业主
一开始就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很多地方物业管理
处的电话要么打不通，要么没人接听，要么就把责
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几个物业公司被处罚过？”

物业问题存在的原因有哪些？67.1％的人首选
“政府主管部门职能缺失”，65.4％的人认为“相关法

律法规不健全”，64.0％的人表示“物业公司服务意
识淡漠”，61.3％的人认为原因是“物业公司由开发
商指定”，53.7％的人认为“业主维权成本过高”。

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
究员、物业问题专家舒可心认为，物业侵权问题存在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业主缺乏维权意识，“业主忍了，
认了，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他表示，业主组织
起来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但很多人觉得‘组织
成本’太高了，有组织才能又热心的人太少了。而
且，在一些有业主委员会的小区，因为缺乏监督，也
出现了物业公司和业委会联合腐败的情况。”

调查显示，43.2％的人认为遇到物业问题时“业
主缺乏维权意识”，42.6％的人认为小区“业委会形
同虚设”，35.1％的人表示小区“没有成立业委会”，
30.3％的人认为“业主各扫门前雪”。

“业权分配”“信托物业”能推广吗

“大部分物业公司现在还做不到诚信、自律，只
能依靠业主联合起来对物业公司加大监督。”2007
年 11月，舒可心在朗琴园倡导实施了“信托物业”：
召开业主大会和物业公司签订信托契约，受托人即
物业公司必须公开账目，每一个业主都可以行使委
托人的权利，有对物业管理的监督权、建议权和知
情权，可随时到物业查账目。

朗琴园的物业——北京市嘉浩物业公司经理
邢俊霞说，业主们财务、工程、土建等各个方面的专
家都有，他们会提一些很好的建议：“我们目前修补
和粉刷外墙工作就是业主建议做的。年初，我们还
搞过绿化，现在整个园子里的业主情绪特别好，我
们工作也就有信心了。”

“信托有个互相信任的关系，业主和物业公司平
等共事，大家都有搞好小区的愿望。”朗琴园业委会
监督小组成员潘阿姨说，现在物业公司绿化等所有
的分包合同都由监督组进行审查，“每个月物业公司
会向业委会报财务报表，支出的项目事先要由监督
组同意，有疑问的话我们就请懂得的业主把关。”

北京市华远·尚都小区业主刘先生2005年入住
尚都，从2006年开始他每年都会通过“业权分配”分
到1000多元冲抵下一年的物业费。他告诉记者，当
时的售房合同中，就明确规定了哪些属于公共部
分，公共部分的收益按每个业主房子所占的比例分
配，物业公司每年都会进行公示。

邱宝昌律师认为，华远的“业权分配”模式值得
推广，政府应该把“业权分配”的经验吸收到法律法
规当中，“这样公平的做法变为所有物业公司强制
执行的话，物业纠纷会减少很多。”

公众认为应该怎么解决物业问题？调查显
示，82％的人希望政府尽快完善物权法细则，
77.1％的人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应对物业公司加
强监管，66.3％的人说物业公司应详细明示收支
情况，61.1％的人希望物业公司加强责任和服务
意识，48.4％的人认为业主应该积极联合采取维
权行动。 据《中国青年报》

在经历建国初期的革命现实主义与改
革开放后的伤痕、寻根、先锋、新写实等文
学流派嬗变之后，中国当代文学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突陷迷茫，2006 年，德国汉
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棒喝言犹在
耳，而国内出版人、作家也直面当代作家的
懒惰与自卑，甚至危言“文学已死”……可
以说，中国文学从未像今天这样深深困惑、
疲态尽显……

备受打击的当代文学

３年前，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一席论断
至今还让中国文坛脊背发冷。“中国现代文
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是二锅头”、“中国作
家胆子特别小，互相看不起”，“中国作家外
语水平太差，更缺乏自己的声音”。

紧接着，诗人、出版人叶匡正抛出《中
国当代文学的十四条死状》，称文学机构死
了、作家死了、读者死了、文学刊物死了
……“作家们把文学看作应市的蔬菜，都想
赶个早市，都想取得文学小贩与买菜婆的
欢心”、“文学这具尸体，现在已被运进了停
尸房，我们目前还不能把它开膛破肚，查明
死因。原因很简单，还缺少一个人出来签
字。无论它是怎么死的……我们还是为它
一起默哀吧……”

著名作家残雪也在她的博客里称，当
代中国作家日益堕怠自卑。上世纪 80 年
代至90年代中国文学眼界大开，向西方学
到了很多好东西并运用到创作中来，中国
文学获得空前发展。但很快，“我们就一步
步退化，再也没有向前发展了……作家写
过两三部东西之后就空掉了，江郎才尽，转
行、用劣质品来蒙骗读者的比比皆是。”

在各种振聋发聩的诘问中，３年来的中
国文学似乎“好转”，一个特殊现象是，鲁迅
文学奖、矛盾文学奖持续在读者中间掀起热
浪，获奖作品因此走红。但北大教授、文学
评论家张颐武无奈地说：“正因为文学的日
益边缘，才使大奖成为人们关注文学的理
由。这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可悲之处。”

文学评论家、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
传播学院副院长胡彦认为，顾彬对中国当代
文学的评价一针见血。“改革开放30年，中国
文学也到了总结这30年功过的关口。”

中国当代文学丢了什么？

近 30 年来的中国文学令人眼花缭
乱。继 1970 年北岛的横空出世，1984 年，

“我就是那个写小说的汉人”马原以其《冈
第斯的诱惑》、《虚构》等小说为中国的先
锋派拉开大幕，“先锋小说”登场了，残雪、
格非、余华、苏童等小说家不断从西方 20
世纪经典文本中汲取营养，创作了大批技
艺精良、目眩神迷的先锋小说，其影响至
今未绝。

另一方面，以贾平凹、韩少功、阿城、王
安忆为首的寻根派也试图在传统与西方之
间寻找当代文学之根，但很快，1990 年突
然发轫的“新写实”主义将显赫的先锋派、
寻根派们逼入尴尬境地——通过较为轻浅
的文字，关注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新写
实”把那些被先锋派极端的形式、晦涩的语
言、抽象的观念搞懵的读者重新拽回鲜活
的故事现场，也用讨巧的城市题材把寻根
派们故作高深的乡土文化轻松消解，于是，
先锋们立即转身向古老的历史和故事求
救，苏童的《妻妾成群》、余华的《活着》、《许
三观卖血记》……及至《兄弟》，即无形式、
更缺内涵，尤其缺乏对当下时代精神深刻
洞见的先锋派已成明日黄花，整个当代文
学亦显得浮躁、凌乱、疲敝不堪。

“因为积弱已久，当时（上世纪80年代）
的那种摄取也是浅层次的，我们的文坛既没
有力量也没有气魄真心接受外来的东西，更
谈不上将其变成自身营养。”残雪说。

这 30 年的确是向西方学习技术的 30
年。“我们大概只用了10年时间就把国外上
百年的文学嬗变走了一个遍。”胡彦说，30年
来的文学无论从语言形式、表现领域等比之
现代文学均有很大突破，但显然确实缺乏震
撼人心的力作和公认的大家，其重要原因就
在于我们对西方经典的模仿仅得其形，是用
别人的话语和形式装点自己的门面，中国当
代文学已经丢掉了自己的根。

“先锋派直接从博尔赫斯、卡夫卡、福
克纳、海明威、马尔克斯等大家身上仿制，
即使寻根派们也不过是更多地借用传统文
化符号而已；新写实仅仅写出了生活的表

象，却没有写出生活的真相，远远缺乏对当
下现实生活的穿透力。我认为，30年中国
文学的‘技术时代’当休矣！”胡彦说。

应从传统中汲取精神内涵

当然，中国文学的创作理念、叙事技术
必须向西方学习，但胡彦认为，30 年来的

“技术使命”业已完成，中国当代文学眼下
必须自省：如何丰富作家的文化积淀？哪
里才是我们的文学之根？

对此，作家残雪坚持认为无需调转船
头向传统问津，因为“营养越来越少”，传统
文化缺乏精神内核，而绝大部分作家又寄
生于此，从日益干瘪的传统中吸取营养，结
果可想而知——既缺乏继续学习西方文化
的勇气，更缺乏拒绝传统的魄力，中国当代
作家已经“懒惰而自卑”，当然无法创作出
具有文学公约性的、博大深沉的力作。

胡彦并不赞同残雪对传统文化的判
断，认为她的创作尚有很大的争议，无论表
现形式还是精神内核都深受西方影响，只
能是当代中国作家的典型个案。其实中国
文学传统中的丰富营养不言而喻，如唐诗
宋词，明清经典小说。

胡彦认为当代文学无法与现代文学相
比即在于此，“鲁迅、胡适等一批大师，无不
是受传统熏陶成长的，他们在创新和借鉴
的同时并未割裂传统。”

文学评论家、云南大学文学研究所所
长宋家宏认为，30年的“技术革命”使当代
文学的艺术能量超越了现代文学，但精神
能量远不如现代文学。原因很复杂，既有
建国以来“运动、革命”对作家创造力的限
制，也有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繁荣之后经
济大潮的冲击，而对于先锋派的过分看重
也使当代文学误入歧途。

与不少人的悲观不同，宋家宏认为自
2007 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已有不少改
观，这两年的诗歌、小说从思想深度上仍显
示了不小的进步，“结束技术时代之际，中
国当代文学正在获取一个新的起点，当传
统日益受到重视，当学者们日益渗入文学
领域，当更年轻的作家成群崛起，中国当代
文学的未来仍然值得期待。” 据新华社

这几天，上海流传着一个传奇
故事，一位已有十多年拾荒历史的
74岁老人，在民警一次对流浪人员
的清理活动中，忽然发现他原来是
上海某厂的退休工人。十多年来，
厂里已经为他积存了十多万元的
退休工资，他在宁波老家还有一套
动迁安置房空着。但是，可怜的老
人对这一切却浑然不知，他踟蹰于
上海的街头，在垃圾筒里讨生活，
过了十多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
贫寒日子。长久的磨难，已使他的
神经麻木，他连自己的身世乃至姓
名都已忘得一干二净，在民警要丢
掉他手中那个破烂的蛇皮袋的时
候，他还死死地攥住不放，因为这
已是他的全部家当。多亏他遇上
了一位好民警，细心地盘问他的身
世，慢慢地帮助他恢复了记忆，与
他退休的工厂建立了联系，他又回
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怀抱，他也终
于想起自己名叫楼和志。

这是一个让人感到温暖的故
事。如今，楼和志已一扫原来蓬头
垢面的灰暗形象，尽管他面对骤然
改变的生活还缺少思想准备，还有
点手足无措，但他已经穿着崭新的
睡衣，像我们司空见惯的邻家大爷
一样很有风度地在媒体的版面上微
笑着向读者致意。报纸用轻松幽默
的语言将他的奇遇称为“忽然中
产”，大学教授趁机据此对中产阶层
作出一番很有学理性的分析，套用
现在流行的句式，对“被中产”的社
会现象表示出不以为然的态度。

楼和志的“被中产”是一出喜
剧，但是他长达十多年的“被拾荒”
却是一出悲剧，而造成这出悲剧的
原因，也许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却
暴露出了有关方面工作的粗疏。
当年，老人从宁波到上海来领退休
工资，不料却逢工厂搬迁，回到宁
波，却不料他的住所已被拆迁，老
人一下子陷入不知东南西北的困
境。也许我们可以埋怨老人过于
内向，过于木讷，但是，一连串的问

题却由此而产生：工厂搬迁为什么
不告知退休工人？为什么不在原
址安排必要的接待人员？至于宁
波方面的拆迁，就更为荒诞，主人
不在家，居然可以破其大门，拆其
房屋？时光已经过去十多年，也许
已经是一笔糊涂账，但是，正是这
种粗疏甚至粗暴的行为，导致了楼
和志开始“被拾荒”。这样荒诞的
事情，居然成为我们置身的这个社
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面对这
个老人，我们应该发自内心地向他
说一声：对不起！

楼和志拾荒的十多年，正是我们
这个社会飞速发展的十多年，人民的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了提高，但
是，楼和志与这一切无缘。面对他，
我们不能不检讨，我们在追求发展的
过程中到底缺少了什么？我们的社
会犹如一列高速行进的火车，在带动
强者恒强的同时，却把一部分弱者甩
出了这列火车。我们对他们不管不
顾，我们享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
好处，却无视那些因各种原因游离于
社会之外的人群，我们开着豪车在高
楼林立的大街上呼啸而过，对那些蛰
伏在城市角落的边缘人群，坚硬的内
心深处连泛起一点涟漪也不可能，我
们甚至认为，那些因自己能力比较差
的人被我们开动的火车甩出去，是社
会发展的必要代价。

但是，楼和志的忽然出现，像一
面镜子照出了这种理论的荒诞，它
折射出了我们这个社会隐藏在深处
的一种痛楚。像楼和志这样的遭遇
确实有一点偶然性，通过另一种偶
然性，他得到了拯救，但是像他这样
因各种原因沦为边缘化的人还有许
多，而且他们不可能像他那样有“忽
然中产”的可能性。我们不能把拯
救穷人、拯救弱者的希望寄托在某
种偶然性上，而是应该真正建立起
一套覆盖所有层面的社会福利机
制，在追求发展的同时，我们这列仍
在高速行进的火车，不应该再抛下
每一个人。 周俊生

沉迷网上偷菜是一种社会性焦虑
“今天你‘偷’了吗？”别紧

张，这不是生活中的犯罪，而是
网络中的游戏。8 月 31 日《中
国青年报》报道，一个名为“偷
菜”的网络游戏迅速在白领中
流行，交换偷菜或保护菜地的
经验，成了白领们的热点话题。

针对白领们的“偷菜”热，
心理咨询师表示，现代都市中，
白领们的生活、工作压力越来
越大，借助网络游戏，可以将现
实中的压力、焦虑、愤怒等负面
情绪通过“偷”安全地发泄。

心理咨询师的分析不无道
理，沉迷“偷菜”就是白领们减
轻压力、疏解焦虑的一种方
式。问题是，当下社会中，难道
真的是“越精英，越焦虑”，除了
白领，其他人群就没有压力
吗？显然不是。其实现在喜欢

“偷菜”的，远非白领一个群
体。我就听到不止一位大学生
和失业女工讲述她们怎样在清
晨两三点起床，去别人园地里

“偷菜”的经验。那种狂热让人
困惑，也耐人寻味。

当前中国人的焦虑情绪已
弥漫于社会各个阶层，“偷菜”
狂热中反映的，正是一种社会
性焦虑。所谓“社会性焦虑”，
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宁，而
且不易通过心理调适而化解，
很难轻易消退。“社会性焦虑”
中，个体焦虑的具体内容未必
相同，但合而观之，又有某些共
性，细加分析，常常能够从中看
到社会的病灶。

我们为什么焦虑？未毕业
的大学生忧虑就业，已就业的
大学生为一间自己的屋子黯然
神伤，小摊贩为守住他的摊子
费尽心机，蓝领担心裁员，矿工
为安全而惴惴，高强度的工作
使白领憔悴。就是相对强势的
一些群体，如“先富起来”的人
们起初担心“原罪”，后来又害

怕“仇富”，城管时刻处在舆论
风波的中心，官员也据说成了
一个危险系数最高的行业……

透过这些焦虑的纷乱表
象，一个实质问题呼之欲出。
当代中国人之所以焦虑，就因
为缺乏对生活安宁、稳定的一
种预期。目前生活尚不安宁的
人群，忧虑自己的未来，而一些
看似稳定的人群，又在担心自
己得到的东西会不会持久。

社会性焦虑的危害显而易
见。在社会性焦虑弥漫的地方，
成员对社会的认同感降低，成员
之间的紧张关系随之加剧，整个
社会的合作程度无法提高。

怎样缓解社会性焦虑？针
对“偷菜”热，专家提供了一个

“药方”，叫“融入生活”，“投身
社会现实，融入社会群体，走出
狭隘的交际圈”。只要我们明
了沉迷“偷菜”实为社会性焦
虑，就会对专家的这个方子嗤
之以鼻。很简单，如果社会提
供给你的本就是一种让你没法
不焦虑的生活，要想缓解焦虑，

“融入生活”岂非适得其反？
一个人的焦虑是心理问

题，不同阶层共同焦虑是社会
性焦虑，社会性焦虑是社会问
题，它无法靠几句心理暗示就
获得解决。

社会性焦虑并非中国独
有，已迈入现代化的国家中，社
会性焦虑在社会转型期也曾几
度泛起。别人的经验或许可以
参照。关键在于建立成熟、透
明的规则，规则具备普适性，整
个社会围绕规则运行。面对规
则，任何人、任何群体预先都知
道，他能得到什么，不能得到什
么，对未来前景的把握实际上
在他自己手里，而非不可控的
力量。这样，对生活安宁、稳定
的预期建立起来，“社会性焦
虑”也就迎刃而解。 黄 波

“立法管作业”拷问教育责任
8月31日，江苏省人大法工委、教科文卫

委、省教育厅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江苏
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从9月1日正式实
施。这是全国首部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地方
性法规，并第一次以法规形式规定各年级学生
的书面家庭作业量。（《扬子晚报》9月1日）

最近读新闻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
地方法规条例“管”的事儿越来越多。前不
久，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
会议通过了《黑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条例》中制止早恋行为列为家庭保护内容。
“立法管早恋”引起的争议方兴未艾，江苏又
“立法管作业”了。法律制度都细化到这个地
步了，连学生的早恋问题、写作业问题都开始
纳入“规范”，如此，我们不能不担心——下一
步，法律制度还会管什么？还能管什么？

江苏省的这一条例规定的非常详细：
“……小学一、二年级不得布置书面家庭作业，
其他年级学生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计控制在
一小时以内；初中学生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计
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以内；高中学生每天书面家
庭作业总计控制在两个小时以内……”仔细阅
读这些规范条款，笔者不禁疑惑：关于减轻课
业负担的教育政令层出不穷，上述内容早已不
是什么新内容，可却一直落实不到实处，如今
从“政策要求”转化为“法律规定”就能发挥效

力？请恕我直言，恐怕结果很难令人乐观。
首先来说，这些“规范”本身缺乏可操作

性。所谓“一小时内的作业”本就是一个不容易
界定的概念。等量的作业，有学生半个小时就
可做完，但有的学生却可能就需要一个半小时，
因人而异，如何去判定学校是否违规违法呢？
更何况，布置作业是教育的常态，指望教师每天
在布置作业之前先算好时间，也不现实。

其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不是少做一些
作业那么简单。要想保证教育成果，如果减轻
了学生的“作业量”，无疑就需要大大提高教育
效率。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没有后者作为支
撑，仅仅是强调“为学生减负”，注定要沦为形
式主义。道理很简单，学生要升学、要参加高
考，教育效率不高，就势必需要学生加大自我
练习来加以弥补。从这个角度上看，为学生减
负喊了很多年却一直“叫好不叫座”，关键就在
于此——当前的问题是，怎么让教育管理提高
教育效率，实现教育方式和模式的成功转型，
而不是空泛地推行“减轻学生负担”。

三令五申的政策要求长期落实不到实
处，教育管理者迟迟不肯“自我加压”，所以就
有了越来越让人看不懂的“立法管早恋”、“立
法管作业”——是故，“立法管作业”除了折射
出法律泛化的某种倾向之外，还对教育责任
发出了沉甸甸的拷问。 陈一舟

预约讨薪

武 汉 一 名
民工到当地劳
动和社会保障
局求助讨工钱，
正在电脑上玩
扑克游戏的大
队支部书记李
某 却 以“ 没 预
约”为由，让求
助民工在一边
“等着”，自己
继续玩游戏（8
月 31 日《武汉
晨报》）。

刘道伟


